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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16 年上海市十佳风采百岁寿

星之一，今年 100 岁的王同辰仍然保持着

惊人的思考力。采访中，他虽语速平缓，

但思路清晰，对往事细节亦有夸张的记忆

力，甚至记得七十年前去拔牙时医生家贴

的对联。

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战争年代千里流

离，屡涉险关；解放后孜孜以求从事科研，

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96 岁

还申请到国家专利。一百年风雨飘摇，他

经历了丰富而传奇的一生，故事还在继续。

曾参与首颗原子弹研发

2002 年，86 岁的王同辰去了趟美国，

看着女儿女婿每天都用电脑，他想着将来

一定是计算机时代。回国后他开始学着使

用电脑，小时候没学过拼音，他就一手查

着字典，另一只手输入。就这样五年，学

会了拼音打字。

2013 年，他写信给他的学弟、前国

家领导人宋平，呼吁重视太阳能发热的技

术。宋平回了信，告诉他意见已经转给国

务院有关领导，又说“我当学习你‘心雄

万夫，志在千里’的奋斗精神。”

最近，他在研究太阳能发热的技术问

题。95 岁以后，他连续申请到四项国家

专利，包括“太阳能光热转化加热装置”、

“一种软带型热电偶”等。

“我喜欢任何事情，任何东西，我都

要研究一番。所以研究是我生命中最宝贵

的东西。”王同辰说。

毕业于清华，曾参与第一颗原子弹研

发的王同辰，始终倾心于研究工作。他的

大女儿回忆，以前父亲回到家，就是在书

桌前，摊开一堆书，工作至深夜，“他一

直在动脑，永远不会停下。”

“他当部长我当工程师，
一样为国家服务”

王同辰，1916 年 5 月出生，祖籍苏

州，父亲是法官，当时在湖北汉口工作。

他中学是在武昌（今武汉）的教会学校文

华中学念的，学校主要以英文授课。回忆

起往事种种，百岁的王同辰思路非常清晰，

他说自己是班里的第一名，高三时老师还

让他去教同学，“相当于一个助教”，回

忆到这里他非常高兴，提到“英文老师叫

Mr.Miller”。

1935 年，19 岁的王同辰考取了清华

大学电机工程系，当时那里聚集了中国最

王同辰：百岁人生新起点

百岁老人王同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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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赋的一批年轻人，他们灿若群星，日

后成为新中国各个行业的栋梁。王同辰说，

国务院前副总理姚依林、外交部前副部长

章文晋都是他的大学同学，著名翻译家王

佐良是他中学到大学的同学，晚年都互有

来往。

时代风云际会，但王同辰对政治无感，

只做科学研究。“章文晋那时候也希望我

入党，我说你们搞政治，我搞技术，殊途

同归。”他向记者回忆，“结果如愿了，

他当部长我当高级工程师，搞原子弹，不

是一样为国家服务吗？”

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或许

是王同辰职业生涯最受瞩目的成就。96

岁的时候，他曾经写了篇文章回忆这段往

事。那是 1961 年的一天，在上海工业自

动化仪表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第一机械工

业部孙有余副部长给他下了任务，因为原

子弹发射系统配套元件大膜片遭“苏修”

劫持，需要自主研发。

“他们（别的研究点）提出五到十年

完成，”王同辰写道，但他想了想自己的

技术积累，就说一年内即可完成。任务后

来顺利完成，大膜片也曾应用在氢弹工程。

坚持几十年打太极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同辰得了胃溃

疡，消化道出了四次血，至今也要按时

吃药，但已无大碍。“十年前做过一次

CT，一切正常。”他的儿媳梁国燕介绍。

曾当过医院院长的梁国燕，同时也是王同

辰的保健医生。

事实上，王同辰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

很敏感，但凡体察到细微的不舒服，就主

动寻医问药。“我的儿媳妇，是我的健康

顾问，我的大女儿，也是我的生活顾问。”

王同辰说，“所以我是很幸福的。”

年轻时，他也一直保持规律的作息，

坚持锻炼。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每

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拳，“公园没开，我

就等在门口了”。他也钻研中医经络穴位，

喜欢盘着腿坐在藤椅，现在每天都交替拍

双臂通经络，按摩涌泉穴 300 下。

家人说，曾有一度他抽烟喝酒很厉害，

“一天两包烟”，当时得胃溃疡估计和此

有关。王同辰解释，那是因为当时在研究

所工作，来了几十个大学生，都要他手把

手教，白天没时间看书，晚上就在家里看

书，烟越抽越多。

但仅仅花了一天，王同辰就戒掉了烟

酒。那是 70 岁生日的时候，一个做医生

的亲戚劝他戒掉，他一口允诺，自此 30

年没有破戒。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对自己

的毅力感到自豪。

长寿秘诀：保持“头脑的运动”

时间还是夺走了一些东西。前几年，

王同辰有一只眼睛得了黄斑，另一只眼的

视力也开始衰退，只能模糊地看到东西。

耳朵需要借助助听器，腿脚开始变得不便，

也需要借助助步器。唯一不变的，或许是

他仍有一个无比清晰的头脑。

对这些身体机能的衰退，他却不感悲

伤。或者说，他已经度过了容易懊恼生气

的年纪。“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不

可抗拒啊！”他提高音量，带着笑意说。

他也说，或许是因为长期的科研工作，

他对人生报以乐观心态。他相信问题总能

解决，“事情总归可以解决，只是你没有

找到那个办法，所以你要深入研究，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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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归可以解决”。

而对于长寿秘诀，他有自己的看法。

“我说生命在于运动，不仅仅是四肢，头

脑也要运动。”他说，自己一直坚持思考，

除了研究需要，也是为了保持头脑的活力，

“所以我劝老年人，一定不要有安享晚年

的想法，安享晚年是‘毒药’啊！”

“回首前尘，多少欢欣，多少惆怅，

俱往矣。而今乾坤转，万里晴空，江山如

画，从头做。”大学毕业 50 周年时，他

在清华十一级纪念刊中撰文写道。而今人

生到了一百岁，对他来说，这又是人生一

个新起点。

(转自澎湃新闻2016年 10月 9日，周航)

故事起源于 2015 年国庆期间一次普

普通通的家庭聚会。居住在北京、已经

80 岁高龄的 1954 级清华校友陈凡老先生

一家和在天津的姐姐一家前往广州，探望

已经年届 89 岁的哥哥陈章一家。一大家

子人在团聚欢乐之时，陈老先生偶然向毕

业于清华的弟弟陈凡和侄女婿、1990 级

清华校友姚祥毅问了个问题：“我算是清

华人吗？”从未听老人说起过自己与清华

还有渊源的姚祥毅对此认了真，听老人讲

述了自己和清华的故事后，他委托在清华

工作的同学到校档案馆查找。可谁知道？

陈老先生 1946 年入学的学籍卡和进入清

华后的成绩单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可是所

有成绩单都没有成绩……这些穿越岁月来

到面前的证据揭开了年近九旬的陈老对清

华跨越 70 年的牵念。在温暖的广州，刚

刚从病中康复的陈老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

平凡而波澜壮阔的一生。

陈章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的一个普通

农民家庭，原名陈璋，汉字简化后改名陈

章。他是家中的老大，下有一妹一弟。

1946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刚刚从

西南联大复校的清华大学，并同时考入了

广州的中山大学。由于战乱，贫寒，他带

着母亲给他的两只手镯，婶娘给的几百块

钱，在香港乘坐太古轮船北上，途经上海、

青岛、天津，辗转来到北平清华园。可是，

入校不到一个月，他从同乡口中得知，母

亲在他刚刚离家时就去世了，但家中怕耽

误他的学业一直瞒着消息。

母亲突然病故，且没能见到母亲最后

一面，让陈老异常悲痛，特别想到年幼的

弟妹无人照料，更让他无法安心就读。遗

陈章：清华是我一生的牵念

○张　铮　王可欣

手持清华学籍卡的陈章老学长


